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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锡鹏

人们常说，大理每一块石头都有
自己的故事，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的
歌。直到今天，还有人把大理坝子叫
作“鹤拓”，这里有一个神话传说！

白族老人讲，远古时期，大理坝子
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海水。古时候，水
中央突起一个小岛，小岛上长满了树
木，树尖直插云霄，树叶比簸箕还大。
密林里有野猪、野牛、大象、巨蟒、狮子
等野兽。过了许多年，大理发生了地
震，海水翻卷，波涛轰鸣，卷走树木、野
兽。地陷裂了，深不见底，大水直向裂
沟涌流，直到小岛变成一座屏风似的
高山，水才平缓下来。地陷造成的裂
缝，变成洱海的出口——天生桥。坝
子四周的高山上全是泥土、石头。后
来，从山顶流出十八股水，把泥土、石
头冲到山脚下的海子里。年深日久，
就成为十八条溪涧，把一座山分隔成
十九座峰。冲下来的土石堆成十八个
扇子样的小坝子，慢慢地又连成了大
坝子。接着，山上和坝子里长出各种
花草树木，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好地
方。这么美丽的地方，世上还没有人
知道。后来，有一对兄妹，家乡遭灾，
逃到了这里。天黑迷路了，妹妹走不
动了，两人只好躲在一块大石头下睡
觉。天上没有月亮，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兄妹俩睡得正香，忽然刮起一阵
大风，把哥哥惊醒。哥哥睁开眼睛，看

见一只白鹤嘴上衔着一大块东西朝着
林子飞去了。他把妹妹叫醒，两人绕
了一大圈，白鹤擦着地面飞，兄妹在后
边赶，一直来到森林深处。白鹤停在
地上，把衔来的东西吐出来，原来是些
黑黝黝的泥巴，足足吐了一大堆，白鹤
用爪子扒平。兄妹二人跑到空地上，
见这里是个好地方，心里十分高兴。
哥哥捏着一把黑油油的土说：“这么
肥的泥土，种庄稼太好了！”妹妹接着
说：“我们就在这里种地安家过日子
吧，不晓得白鹤准不准。”这时，白鹤
面带微笑朝着他俩点了点头，哥哥一
下子明白了：“妹妹，白鹤叫我们在这
里耕种哩！”妹妹想了想，为难地说：

“我们才两个人，又要开荒种地，又要
砍 柴 做 吃 的 ，人 手 太 少 了 ，怎 么 办
呢？”他们正在发愁，白鹤把兄妹俩拉
到一起，点头并送上祝福。妹妹不明
白，哥哥说：“白鹤叫我们做夫妻，这
样就会有人了。”

从那以后，大理坝子有了人烟，两
兄妹的子孙们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种出
了五谷，盖起了房子。多少年之后，一
家变成千万家，一村变成了百十村，整
个坝子都住满了人，充满了人间烟火。

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
理考释》中指出：“鹤拓之称，瑜以为乾
陀之异写，即梵语称大理，而大理亦自
称之。”鹤拓的故事口口相传，在大理
古城南门外建造的桥叫“双鹤桥”，算
是对“鹤拓”开辟大理的纪念。

□ 杨训波

说起小湾，我想从云上小湾说起，
而要说云上小湾，就得先说说岔江村。

岔江村位于南涧县小湾东镇的最
西南，这里是大理和临沧的州际接合
部，澜沧江与黑惠江流到这里交汇，形
成了“岔江”，村名便形象地唤作了岔
江村。23个村民小组散落在两江之畔
的大山之中，贫困与落后曾一度是这
里的标签。

2002年，小湾水电站的开工建设为
岔江村迎来了发展机遇。岔江村中的
许多村民纷纷涌入工地，从传统农民转
身变成“工人”，有的农户开起了小卖
铺，有的开起了旅馆，有的开起了食堂，
在这个阶段进入了他们的创业时代。
新民乡也撤乡建镇，被唤作小湾东镇，
岔江村成了镇政府驻地。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随着嘹亮的
汽笛在澜沧江畔响起，一列白色的和
谐号动车组列车准点到达小湾东站。
作为全国首个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特别设立的
动车站，小湾东站不仅让当地人出行
往来方便了，还让小湾东镇的土特产
也有了“坐”动车的机会。曾经深藏在
大山深处的特产通过动车，走进城市
人家的餐桌，由此动起来的是“现金”。
这些流动的“现金”纷纷流向乡村，村
民的口袋也就日渐鼓起来了。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不断增
长，岔江村再次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村
民们有的开始发展种养殖业，有的开起
了民宿和农家乐，有的开始在江上“创

业”。2022年6月，云上小湾休闲园开门
营业，主要运营休闲野钓、江上民宿、水
上娱乐、旅游观光、美食体验等。

“云上小湾”垂钓基地位于小湾大
坝上游的岔江阿雾里码头，其钓蓬由
南涧县小湾群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建
设，由南涧县云上小湾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运作。钓蓬配有设施，具有
住宿、垂钓、厨房、看电视等功能，让人
多了一种“江上住宿”的体验。2024年
11月，在这里举行了南涧县“DMX”杯
首届云上小湾路亚精英赛。路亚垂钓
运动作为一种时尚、健康的休闲方式，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挑战性，吸引了无
数垂钓爱好者的目光。2025 年 11 月，
赛事依然在这里如期举办，吸引着更
多的人到云上小湾来，“现金”随着人
而来。曾经的“山水资源”逐渐成为岔江
村村民“共同富裕”的资源。

澜沧江奔涌而来，千年如斯。多
年前，小湾人看着山脚下奔流而去的
江水，感叹“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那
时候，有些村庄的人们还被贫穷所
困、被“缺水”所困。如今，随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
曾经贴在岔江村身上贫困与落后的
标签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诗
意般的生活”，是越来越多城里人到
这里来“旅居”，流水流动的不再是

“哀愁”，而是新时代的“幸福进行
曲”。南涧大地有许多“岔江村”这样
的山水风光，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改
变，这些村庄也在唱响“新时代进行
曲”，逐渐成为了一些“旅游达人”的
旅游目的地。

□ 张美华

总喜欢在闲暇时去逛万花溪。
不分春秋，不分早晚，只要有空，只

要想去。有时一待就是半天，或顺着溪
水的流向走或溯源而上，细细赏玩；有
时则只是信步走到溪边，连溪水都没照
面，只把溪水欢快的声音装了一耳朵，
便又折返。

窃以为，万花溪只有两季，丰水季
和枯水季。

丰水季，有雨水的加持，万花溪清
瘦的身子逐渐变得丰腴。夏天的溪水
好像唐时的美人儿，珠圆玉润。这个丰
满的美人儿俨然走出深闺的女子，喜欢
穿一袭层层叠叠的曳地长裙，与那种用
银白赭黄墨绿绸缎制成的彩色罗裳。
美人儿来到野趣十足的溪涧，信手扯几
支红花蓼插在耳际，揪几片红枫叶别在
衣襟，摘几朵野蔷薇叼在口中，赤着脚
在溪涧中跳着舞着，从天明跳到天黑，
从上一个夏秋走到下一个夏秋。

入了秋，丰水季的溪水更像壮硕的摔
跤手，整条溪流就是他的训练场。他挺着
结实的胸膛，从源头开始，雄赳赳气昂昂，
如下山的猛虎，咆哮着嘶吼着，汹涌而出。

枯水季，溪水有的隐匿于地底深
处，有的逗留在四周的草木之间，有的
则失散在溪涧上方的空气里，肥美的身
形早已不见，成了清隽的细腰女子。或
许是丰水季耗费了太多的心力，溪水收

敛起张扬的脾性，放空心情，缓下身形，
遇到巨石鹅卵石小沙粒都平静、轻柔地
绕着走。溪水不再身着冗余繁复的裙
裾，不再画着浓妆艳抹的妆容，而以一
袭银衫素颜示人。

多次去万花溪，都是在枯水季。纵
使是枯水季，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区别
的，春季和冬季去，会有不同的收获。
冬天，挑一个骄阳似火的正午，去往万
花溪。从县城向西出发，翻过那道“卧
龙岗”，还没走近胡家磨，远远地就听见
一阵水声，不同于雨季震耳欲聋的声
响，也不似混着草木与泥沙的深沉与绵
长，是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轻快明
丽。循声而下，好不容易来到了溪水旁
边，周遭的温度瞬间就降了下来，溪涧
两边的崖壁太过陡峭太过逼仄，以至于
高悬的太阳无法关照到溪涧的每一个
角落，溪涧成了“一线天”。溪水清澈平
静，甚至感觉不到在流动，偶在拐弯和有
落差的地方，形成一道道皱褶和一挂挂
瀑布，才恍觉溪水的性子竟然如此内敛。

沿着“一线天”两侧不算真正意义
上的路往北走，前方是溪水的源头——
新农村小官村水库游蜂坝水库，一直到
老帽山腹地，那些看得见看不见的水流
最终汇聚在一起，浩浩荡荡，奔流而下。

胡家磨这一段溪流河埂又窄又陡，
我往前走了一段就折返了。此刻，我的
前方是溪水的去处，去往九股水，去往
更远的地方。

小湾漫笔

闲游万花溪

□ 严镇威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抗日烽火
中诞生的大理喜洲五台中学，今年已走
过了86个春秋。该校不仅是滇西第一所
私立中学，开创了云南在乡镇创立中学
的先例，而且早于省城实行了中学“男女
同校合班”的制度，成为云南社会办学的
一面旗帜，书写了云南教育史上的传奇。

喜洲教育发展源远流长。自西汉元
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在云南
设益州郡，在洱海周围设叶榆县，治所在
喜洲，教育受到重视。至东汉元和二年
（公元85年），就有“王阜为益州太史，始
兴学校，叶榆之有学于此”的记述。

早在一千多年前，喜洲就是“邑居人
户尤众”的城镇，教育受到重视。南诏时
期，就有人物代出之盛况，开国功臣段俭
魏，战将段宗榜，清平官杨齐鲲、董成载
入史册；大理国段氏家族统治云南三百
多年，也从喜洲发迹。

到了明清时期，喜洲设书院，办社学、
义学，学风日盛，人才蔚起。明嘉靖年间
邑人张拱文创立桂林书院，清代又出现了
波罗、奎星等书院。喜洲人参加开科应
试，其翰林、进士、举人和秀才等数以百计
（其中进士就有33人），呈现出“理学名儒，
项背相望”之盛景，出了杨士云等一批白
族名流，民间有“一门三进士”“四兄弟同
榜中举”“父子举人”的佳话。

清末，喜洲开办了新式学堂，民国初
年有了正规小学。到了上世纪 30 年代
后期，镇上就有了一所主要由“喜洲商
帮”之首“永昌祥”出资建立的公立小学
和一所私立的女子淑川小学。还有一所
采取复式教学的明德小学，各村也先后
建起了若干所小学，这都是重视教育的
体现。

然而，“喜洲商帮”的领军人物们看
到，这些小学的毕业生，除极少数家庭殷
实的可送外就读中学外，绝大多数因经
济贫困而不能升学。大理文化教育虽仅
次于省会昆明，但只有省立中学、省立女
子中学及县立初级中学三所，由于办学
规模小，每年毕业生仅数十人，能升学者
更是屈指可数，这与快速发展的社会需
求极不相称。要在喜洲创办中学的愿
望，早在贤达们心中萌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
向我国大举进犯，抗战中内地省份的机
关、工商企业和学校纷纷迁来云南，大批
人才也随之而来。

有中学办学管理经历的杨白仑迅速
成长，促进了创办进程。他出身于喜洲的
白族家庭，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永昌
祥”对其寄予厚望，要让其前往香港分号
发展。可他怀揣“教育救国”理想，并毅然
放弃报考哈佛深造的初衷，回到云南投身
于教育事业。先有省立昆明云瑞中学任
教导主任，后有省立大理师范、大理中学
和镇南（今南华）师范三校先后任校长的
经历，虽任职时间都不长，但都带来了新
气象，推动了教学的改革发展，为担起创
办五台中学的重任奠定了基础。

1938年 3月 4日，在昆明的“喜洲商
帮”多位贤达，形成了《发起筹设喜洲中学
启事》。接着，成立了以“锡庆祥”商号的
董澄农为董事长，其他商号及社会名流
严子珍、杨显成等15位为校董的董事会，拟
定《五台中学简章》，组成了建校领导班子，
并明确由杨白仑总负责。紧接着，加紧推进
筹备工作，保证了次年初施工的全面铺开。

通过不懈努力和得到社会各界的支
持，1939 年 8 月 25 日，开始初中秋季招
生而暂于财神殿上课的喜洲五台中学正
式开学，标志着该校诞生。是年11月11

日，新校舍主体建筑基本建成并开始搬
迁，被确定为“校庆日”。

然而，由于货币严重贬值，房建资金
出现不足，是董澄农先生慷慨解囊，方才
确保了1941年校舍按期完工。1943年，

“永昌祥”用“苍逸老人纪念金”办了高
中，五台中学便成为完全中学。

五台中学以“发展地方教育，培养人
才”为办学宗旨，以其敢为人先的思想、
大胆创新的做法，推动文明进步，开创了
一片新天地。

一是学校实行男女同班制度，对促
进女子教育，尤其对提高白族妇女社会
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
后期，云南中学招生仍受封建残余的影
响，就是昆明男女同校招生仍须分班教
学，在大理更是如此。而偏居一隅的
喜洲小镇奇迹般地实现了男女同校合班
制度，其理念超越了国内许多发达地区，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另外，学校规
定女生裹脚的必须解开，从此喜洲就没
有女性再裹脚，自主婚姻也成为了时
尚。并且在收取一定数额学费的同时，
特别注意对贫困生的救济，让一批贫困
家庭的子女得以成才。

二是招生打破了狭隘的地域观念，
贯彻“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以成绩取生”的原则。其学生来
自省内外，有华中大学教职工子女，有疏
散到大理的外地学生，还包括了腾冲、
龙陵、景东、景谷、丽江等滇西十几个县
份的生源。据 1949 年 8 月的统计，学生
来源中大理地区的仅占 43%，促进了
大理各县及滇西的教育发展。

三是立足于全面的素质教育。学校
始终把德育贯穿于一切活动和规章制度
之中，并坚持具有特色的每学年两周的

“长途徒步旅行”活动，以达到参观古迹名

胜、游览自然风光、了解民情风俗、增强课
外知识学习、锻炼坚强意志、陶冶道德情
操、培养互助思想之目的。学校推行全面
发展的办学方针，以其出色的办学质量
饮誉云南教育界，曾多次参加省级和大
理地区的会考，均名列前茅。

四是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学
校创建的最初七年，几乎全是外省籍教
师，后学校自主招聘，不失时机抓住抗战
后方人才荟萃的机会，引进了多为清华、
北大和华中大学毕业的一批批优秀教
师。他们形成了学校的“集体灵魂”，塑造
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为实现办学目标辛
勤付出，赢得社会的充分认可，在滇西、
大理的中学师资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1939 年 3 月，华中大学从武昌迁至
喜洲，办学长达八年，不仅使喜洲风气为
之一新，而且传播了抗日思想，大大推进
了教育文化发展。尤其是将五台中学作
为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选派优秀教师
和学生前来任教。在1946年4月华大搬
离喜洲时，又留下了一批毕业生任教，还
将宝贵的教学仪器、生物标本和化学试
剂等留下来。五台中学的健康成长，与
华大的帮助与影响分不开。

该校作为私立学校运营13年，培育
了一大批人才，走出了我国著名诗人、评
论家晓雪，国内粒子物理学界顶尖科学家
焦善庆，女高音歌唱家赵履珠，荣膺“全国
十杰播音员”的播音艺术家段美珍等。

喜洲五台中学用现代教育思想探索
新的办学方式，在学界独树一帜，在云南
教育史上书写了传奇，因而闻名遐迩，享
誉三迤。

五台中学 1952年由政府接管，改名
为大理二中，2009年成为华中师大大理
附属中学，并于 2023 年晋升为“云南省
一级三等高级中学”，再创辉煌可期！

书写传奇的大理喜洲五台中学

□ 赵功修

在云南驿古驿道北侧、滇缅公路南
侧，藏着一座岑公祠。

从西往东穿过古驿道的过街楼，再
往前走十余步，青石板路北侧有道铁
门，里面就是岑公祠。一进门，鼻息间
就能闻见一阵清雅的香气，这是柏树枝
叶独有的清香，几株柏树高挺繁茂，给
小院带来一阵清凉。一株不知名的杂
木花开正艳，乒乓球大小的淡黄色花
朵，花蕊像女孩的眼睫毛细长浓密，一
嘟噜一嘟噜地在枝头绽放。

院中有两座大殿，为纪念清朝末年
的岑毓英和杨玉科两位爱国将领而
建。两殿并列南向，均为三开间、单檐
歇山顶台梁式木结构建筑，保持着传统
明清古建筑风格，气势恢宏，单檐峭壁，
结构紧凑。

据记载，岑公祠始建于清朝康熙五

十九年（1720年），由于清政府对西藏用
兵，作为军用驿站使用。清末咸同年
间，岑毓英曾多次在云南驿驻扎，平定
滇西战乱。由于岑毓英在当地有一定
影响力，其随行仪仗和旗帜带有“岑”
字，便将驿站称为“岑公祠”，后为纪念
二人在中法战争中的功绩，村民在驿站
为其立生祠“岑公祠”。杨玉科在越南
为国捐躯以后，又为其立忠烈祠“杨公
祠”，以纪念这位清朝爱国将领。

岑公祠正座向，杨公祠偏座向，显
示出岑杨二人身份上的从属关系。这
也从建筑的角度体现出封建官场的礼
仪制度。建成后合称“岑杨二公祠”，后
改称为“岑公祠”。

据说，原“岑公祠”占地面积约五亩，
前院有宽敞院落，东西厢房为两层楼房，
正对大门穿堂而过有两个并列院子，西
边院子稍大，正房为岑毓英住所，东边小
院四面围楼，穿过甬道后是两三亩的后

院。可惜，如今只剩下中院两殿。
清末时期，知县庄楷曾在这里设置东

南区高等小学。辛亥革命后，“岑公祠”作
为接待省级大员的行政功能丧失，逐渐成
为普通官员、文人来往的住宿之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
军学校迁至云南驿，岑公祠作为学校办
公地点使用。1941 年，学校迁往沾益，
校址归航空38站。此后，这里还设立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再
后来，村里在两座大殿前修建了新学
堂，设立云南驿小学，大殿置身于教室
与教师宿舍中间，却又紧缩着，置身于
世事之外，遗世且独立。直到小学整体
搬迁到了凤山新校址，校园空置下来，
大殿重又归于沉寂。

大殿南侧立有一个铸铁的老式邮
筒，通体绿色，邮筒下方刻有龙纹，年代
感十足。这算是身为邮驿的一个标志
性物事吧。轻轻抚摸邮筒，试图借指尖

的触觉感受历史的脉搏，却探不到半丝
动静，仿佛时间早已凝固，历史的尘烟
早已封存。

殿前的石阶早已被摩擦得包了浆，
泛着幽光。石阶的一角有一丛黄色的小
雏菊，墨绿色的叶片如浓云一般，中间星
星点点地托起一朵朵金黄色的菊花。活
泼的小雏菊和清冷的石阶相依相伴，在
空寂的院落中等待每一个前来参观的游
人，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踏上石阶，蓦
然觉得时间的流速有了延迟，脚步也不
由得慢了下来。

大殿俨然一个地方史陈列馆。西
边的大殿提纲挈领地记录着祥云的前
世今生，东边的大殿则展示了部分和
祥云有关的历史名人。

我喜欢在空闲的时候到岑公祠两个
大殿走一走，看一看。无须刻意做些什
么，只是进殿出殿，再进殿出殿，一切似
乎没有改变，一切又似乎有了些许不同。

云南驿“岑公祠”

12月9日，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红河源头晨雾缭绕美如画。深冬时节，巍山县风光迤逦，景色宜人，蜿蜒的红河从田野间穿行而过，红河源头晨雾缭绕，宛如人间仙
境，道路、村庄、田野、绿树、河流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冬日乡村山水田园画卷。 ［通讯员 张树禄 杨继稳 刘绍德 摄影报道］


